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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unchun n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Chinese minorities. Statistics shows that there are only 8196 
Elunchun people in 2000.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present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Elunchun nation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hunting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research data.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Elunchun nationality is the only pure hunting ra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on their hunting culture no matter from the angle of China or from the angle of 
the hunting race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However, with the worsening of ecosystem in Daxing’an Mountains, 
the hunting culture is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In 1996, The Elunchun people had to let go of their hunting rifles 
against will, starting to be engaged in the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enunciation that 
“forbidding to hunt and turning to produce” is not the strong item of the Elunchun people, nor is the advan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axing’an Mountains, and it is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Elunchun peopl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unting culture, rescue the important inheritance, we should know the relation between ecosystem and culture 
reservation better, the will of the Elunchun peopl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a word, manifol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problems of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of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the Elunchun nationality,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the hunting cultur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Résumé: La nationalité Elunchun est une des plus petites minorités en Chine . Selon le statistique démographique 
de l’an 2000, sa population est de 8196 . En appuyant sur les documents de l’enquête menée par l’auteur , ce texte 
fait une analyse assez complèt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existence de Elunchun et sa culture de chasse . Selon 
cette mémoire , elle est la seule nationalité de chasse en Chine contemporaine . L’étude sur la culture de chasse de la 
nationalité Elunchun est significative , non seulement dans le cadre de Chine , mais aussi sous l’angle des nationalit
és de chasse et de pêche dans l’hémisphère séptentrional . Pourtant , il est difficile pour la culture de chasse de 
subsister , en raison de la dégradation écologique de la montagne Daxinganling . En 1996 , les Elunchuniens sont 
obligé de laisser tomber les fusils de chasse pour s’engager dans l’agriculture . Les faits ont bien montré , que le 
changement de production n’est pas favorable a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cette région , et que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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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nchuniens , ne voulant pas ce changement malgré tout , ne savent pas vraiment cultiver . Pour protéger la culture 
de chasse ,  et sauver le patrimoine important , il faut harmoniser la relation entr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écologique et celle de la culture , tout en respectant la volonté du people Elunchuniens , il faut également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r survie avec tous les moyens possible pour mettre en jeu la fonction du patrimoine culturel . 
Mots clés: nationatlité Elunchun , changement économique , culture de chasse , protection du développement 
 
摘 要：鄂倫春族是中國的微型民族之一，2000 年統計僅有 8196 人。論文主要根據作者的調查資料，對目前
鄂倫春族生存發展現狀、狩獵文化特點作了較為系統的分析。文章認為，鄂倫春族是當代中國唯一的純狩獵
民族，不論從中國的角度，還是從北半球漁獵民族的角度研究鄂倫春族狩獵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
由於大興安嶺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狩獵文化已難以為繼，1996 年，鄂倫春人不得已放下了獵槍，開始從事
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實踐表明，“禁獵轉產”即不是鄂倫春人的強項，也不是大興安嶺地區經濟發展的優勢，
而且也違背了鄂倫春人的意願。為了保護狩獵文化，搶救重要遺產，不僅要處理好生態環境與文化保護的關
係，而且也要考慮到鄂倫春人的意願，多途徑解決其生存發展問題，以此發揮文化遺產的功能。 
關鍵詞：鄂倫春族；經濟轉型；狩獵文化；保護開發 
 
眾所周知，大、小興安嶺山清水秀，風光迷
人，是鄂倫春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從古到今，
鄂倫春族以樸素的生態觀維護著這片天空的純
淨，使這裏的生態環境保持著自然的原始風貌。
然而，由於近幾十年來森林超量採伐以及毀林開
荒、人口承載過重等因素的影響，大、小興安嶺
的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而生態環境的惡化無論是
對鄂倫春人還是對狩獵文化的傳承來說都是非常
殘酷的。看到樹林越來越稀，動物越來越少，天
越來越旱，水越來越混，世世代代以森林為家的
鄂倫春人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失落和恐懼。可以
說，鄂倫春族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是非常富有
智慧的。狩獵文化的喪失不僅對鄂倫春人來說是
一個損失，對整個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都是一
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鄂倫春族是我國的微型民族之一，2000 年統
計僅有 8196 人。儘管如此，她卻以自己獨特的魅
力吸引著世界的目光，鄂倫春族不僅是中國唯一
的純狩獵民族，也是北半球漁獵民族的活化石。
鄂倫春族是典型的森林民族，世世代代游獵於
大、小興安嶺一帶，過去幾乎所有的鄂倫春人都
從事狩獵、採集和捕魚生產，鄂倫春人吃的、住
的、用的都離不開大自然的恩賜，他們憑藉這一
天然優勢，靠一杆槍、一匹馬、一條狗穿梭在深
山密林間，形成了他們具有鮮明色彩的狩獵文化。 
1951 年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成立，鄂倫春人
逐漸擺脫了傳統單一的狩獵生活，開始從事農業
生產和林業生產。改革開放以後，鄂倫春人走上
了“以農為主，多種經營”的發展道路。1996 年
鄂倫春自治旗做出了禁獵決定，鄂倫春人徹底告
別了狩獵業。以禁獵為標誌，狩獵基本上從鄂倫
春族經濟類型中隱退了。鄂倫春人為什麼要禁
獵？經濟轉型後會出現哪些問題？狩獵文化如何
延續？鄂倫春人向何處去等問題便成為人們關注
的焦點。 
 
1.  “禁獵轉產”是鄂倫春人迫不得
已的選擇 
 
王俊敏先生在《經濟類型的變遷及其效
應——鄂倫春族發展問題的生態、經濟人類學研
究之一》一文中寫到，如果僅從由其他經濟類型
終將取代狩獵經濟類型這個目標看，可以說鄂倫
春族經濟類型的轉型已基本完成；如果從現有的
經濟類型仍然基礎薄弱、方向不明的角度看，鄂
倫春族經濟類型的演變則遠未完成，任重而道
遠。禁獵容易轉產難。禁獵的理由之一是野生動
物資源急劇減少，繼續打獵就是違反國家法令、
破壞野生動物資源。但事實上，鄂倫春族經濟由
狩獵轉向其他經濟類型成功了，其他經濟類型也
同樣可能存在著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和森林生態的
問題，而且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會更大。說來並不
奇怪，大、小興安嶺森林生態的失衡就是在其他
經濟類型的移植、嵌入、侵蝕下發生並逐步惡化
的，這一變化使狩獵經濟難以為繼，它的繼續存
在反而變成了促使這一變化的破壞性力量。禁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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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產如果是對狩獵經濟的否定，那麼就意味著對
其他經濟類型和變化了的自然生態的認可，甚至
肯定。其實，“禁獵轉產”對鄂倫春人來說是迫
不得已。 
    
2.  大、小興安嶺生態環境的現狀及
特點 
 
大興安嶺地區是我國唯一的寒溫帶地區，大
興安嶺森林是世界範圍的寒溫帶森林的一部分，
是我國四大重點林區之一。它在氣候、土壤等很
多方面與我國其他林區相比有許多獨特之處。是
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草原的天然屏障，在維護本
地區以及全球的生態平衡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遺憾的是，自 20 世紀五六年代開發大興安嶺以
來，大興安嶺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非常嚴重，森
林覆蓋率由 1955 年的 74.3％下降到 1999 年的
46.8％，優勢樹種興安落葉松大量減少。據考察，
大興安嶺南次生林區邊緣後退了 50 公里。僅以鄂
倫春自治旗境內的 6 個林業局（國有森工企業）
為例，1959 年 1999 年 40 年來，累計銷售成品木
材共計 7000 多萬立方米，消耗森林蓄積約 1.19
億立方米。而 40 年來，6 個林業局累計造林面積
只有 602.6 萬畝，而且大部分鬱閉度低於 0.3。
原生森林的消失，大大減弱了大興安嶺森林涵養
水分和調節徑流的功能，因此引發了多次洪水。
1998 年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是大興安嶺生態
破壞的惡果。除水災和草原沙化以外，大風次數
由20世紀60年代每年1次增到現在的每年4次，
春秋兩季持續大風由6 天上升到15天以上。2000
年，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特大旱
災和冰雹，受災面積約 150 萬畝。 
從水域水質現狀來看，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的
甘河和阿裏河略有污染外，其他河流基本上未被
污染。黑龍江省黑河市新生鄂倫春族鄉境內的刺
爾濱河和索爾幹其河，由於非法淘金者的破壞和
掠奪性開採，目前均被污染，渾濁不堪。兩岸的
樹木也被砍光，大面積的草場已變成不毛之地。 
 
3.  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 
 
一是開發大興安嶺以來，只注重經濟的發展
速度，對生態資源的保護沒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
視；二是人口發展較快，對環境的壓力與日俱增。
以鄂倫春自治旗為例，全旗總面積 59880 平方公
里，2003 年總人口為 31 萬人（其中國有森工企
業人口 12 萬），鄂倫春族 2300 人，僅占總人口的
0.01％。三是產業結構不合理，以消耗自然資源
為主的第一產業比重過大；四是環境保護投入不
足，缺少足夠的資金來改造落後設備和引進生產
工藝。五是非法淘金者日益增多；六是我國的民
族區域制度還不夠完善。1964 年，國家開始開發
大興安嶺地區的森林資源，將整個大興安嶺林區
以施業區形式劃分給 8 個國有森工企業，這些國
有森工局有 50 萬公頃施業區在鄂倫春自治旗境
內，占全旗面積的 90%以上，自治旗沒有一塊林
業區劃，以森林為家的鄂倫春人沒有一點林權，
開發和建設似乎與鄂倫春自治旗沒有關係。 
 
4.  生態環境對鄂倫春族狩獵文化的
影響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大、小興安嶺的開發，
不僅極大地促進了鄂倫春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而
且為國家提供了大量木材，有力地支援了國家的
經濟建設。但與之相伴產生的森林資源銳減、工
業污染加重、生態資源被破壞等問題卻一直制約
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原生森林消失的直接後果，
就是使依賴原始森林生存的珍稀物種大量減少乃
至瀕臨滅絕。僅以野生動物為例，大興安嶺原始
森林中曾棲息著國家一、二類保護動物，駝鹿、
熊、馬鹿和麅子曾成群結隊。如今，就連繁殖能
力及強的麅子也已經很少見到了。1996 年，世代
以狩獵為生的鄂倫春人不得已放下了獵槍，目的
之一就是要保護瀕臨滅絕的野生動物。當然，鄂
倫春人以生存為目的進行的狩獵不是野生動物數
量銳減的原因，問題的根本就在於野生動物失去
了生存的環境。大興安嶺豐富的植物、禽類、昆
蟲等珍稀物種資源也遭遇著同樣的厄運。鄂倫春
族是一個很有個性、很有特色的森林民族，他們
的狩獵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存在價值。如
果森林沒有了，狩獵文化也就無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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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鄂倫春人的生態觀  
 
鄂倫春人對大自然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他
們在常年野外生活中認識到，大自然是人類的母
親，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條件。鄂倫春族對自然
界的態度、認識和行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狩獵文
化的文明程度和存在價值。 
鄂倫春人熱愛自然、保護自然的美德，首先
體現在保護森林、愛護花草上。由於鄂倫春人世
世代代與大自然打交道，吃的、穿的、用的都是
來自大自然，所以他們從不隨意亂砍濫伐，就像
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著森林資源。在野外生
火取暖、做飯，也從不砍活樹，而是到河邊撿一
些“漂流木”，或在林中撿一些倒木之類燒火。
每年做樺皮船時，才不得已砍伐一些活樹做材
料。在森林中生活，鄂倫春人最注意的就是防火。
“一點星星火，可毀萬年林”成為人們的口頭
禪。人們搬遷的時候，都會把篝火的灰燼埋在含
有水分的土裏，再用腳結結實實地踩好。當雷擊
等原因造成森林火災時，鄂倫春人都會全力以
赴，與大火做殊死的搏鬥，不惜用生命的代價去
保護大森林。 
在狩獵過程中，鄂倫春獵人有自己的原則，
即不許射獵正在交配的野獸，也不許射獵已經懷
孕的動物。他們知道自然界繁衍生息的規律，動
物交配能使動物繁衍後代，使動物更加昌盛，造
福人類。鄂倫春人還不允許打鴻雁、鴛鴦，也不
允許打正在孵卵的野禽。他們認為，打死鴻雁和
鴛鴦會破壞夫妻生活，也不利於繁殖後代。 
 
6.  保護和開發狩獵文化的意義                                               
 
中國有 56 個民族，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多姿多
彩，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風俗、禮儀、飲食、
居住、服飾、文學藝術等，構成了獨具魅力的人
文風景。《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
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
式。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作的源泉，對
人類來說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
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
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後代的利益考慮
予以承認和肯定。”狩獵文化是鄂倫春族得天獨
厚的資源，也是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
多少年來，狩獵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和多
元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吸引著國內外學者的關
注。社會的發展是文化的積累過程，文化是一個
民族一個地域存在和發展的支柱。狩獵文化不僅
是如何打獵，如何吃肉，如何跳民族舞，它體現
了鄂倫春人千百年來的創造，體現了鄂倫春人的
生存能力，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把鑰匙，是一種
脆弱而又不可替代的歷史線索。 
 
7.  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與對策 
 
首先，要樹立環境也是生產力的觀點。大、
小興安嶺有著發展綠色產業、文化產業得天獨厚
的條件和基礎，鄂倫春族今後的發展出路也是如
此。如果自然生態環境不能得到根本改善，這一
切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只有把
生態環境保護提高到日程上去，鄂倫春族地區的
經濟發展才能有後勁，才有條件去談可持續發展
問題。 
其次，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大力發展生態
型農牧業，開發狩獵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文化產
業。由於生態環境的惡化，野生動物的種類和數
量越來越少，1996 年鄂倫春族獵民毅然放下了手
中的獵槍，加入了農耕者的隊伍。然而，隨著退
耕還林還草工程的實施，又使一些鄂倫春人失去
了土地。如何儘快為他們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生
存和發展之路是目前政府部門最需要解決的問
題。出路之一就是利用現有的資源，改變生產經
營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重
要內容應該是大力發展鄂倫春族地區的文化產
業。 
第三，圍繞森林資源做文章，培養新的經濟
增長點。在鄂倫春自治旗，林區居民大多以木材
作為生活和取暖燃料，要想迅速恢復森林植被僅
靠植樹造林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開闢新的興林富
民之路。大興安嶺有著得天獨厚的森林旅遊資
源，奇特的山林地貌，四季分明的生態景觀，都
是旅遊產業發展的優勢和潛力。 
第四，對大、小興安嶺的生態環境實行強制
性保護，讓環境文化成為生產力佈局和資源配置
的調節器，要將已有的法律法規轉換為大多數人
的自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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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建議建立以鄂倫春自治旗為中心的大
興安嶺嫩江源頭自然保護區。鄂倫春自治旗地處
嫩江中上游右岸，是嫩江水系的主要產流區，保
護松嫩平原的安全和生態，關鍵在於恢復大興安
嶺生態平衡，保護好嫩江源頭水源涵養林。為了
避免出現類似黃河源頭生態破壞的悲劇，建議在
保護區內，對目前尚存的原始森林和天然次生林
實行全面禁伐，加大天然保護工程的實施力度，
實施生態移民工程，把散居在山上林間的林場、
村落全部移民下山，在保護區內現有城鎮的基礎
上，進行統一規劃。對 15 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
耕還林還草。最大限度地減少人類生活、生產活
動的範圍，還大興安嶺森林生態自我調節、自我
恢復、休養生息的環境和條件。 
 
8.  鄂倫春族經濟如何發展問題 
 
關於鄂倫春族的生存發展問題可以說是一道
很難解的方程，也是一個比較沉重的命題，對於
一個狩獵民族來說，狩獵經濟終將被現代化社會
的發展所淘汰，但從事農耕絕不是鄂倫春人的最
佳選擇。定居 50 年的發展歷程，鄂倫春人由單一
的狩獵經濟逐漸走向多種經營，從事農業的人口
比例越來越大，農業已成為鄂倫春族地區的主要
產業。但是，鄂倫春人並沒有從心理上完全接受
這一生存方式，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業人口僅
僅能維持溫飽，根本談不上小康。同時，鄂倫春
族地區的農業生產大多仍停留在粗放經營，廣種
薄收的經營方式上，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弱，經
濟效益差。而且，對農業的大量投入也影響了其
他行業的發展。可以說，從事農業既不是鄂倫春
人的強項，也不是興安嶺地區發展經濟的優勢。 
鄂倫春族經濟如何發展，有關專家提出了很
多好的建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案：一
是依託森林資源發展經濟；二是以農為主，發展
多種經營；三是發展畜牧業和中草藥種植；四是
在具有“環境權”的前提下，讓鄂倫春人自主選
擇發展模式；五是從文化轉型上探索出路；六是
從長期性、特殊性上考慮經濟發展。 
總之，正如鄂倫春族學者白蘭女士所言，無
論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無論中國社會的發展
多麼迅速，鄂倫春族的文化特性和地域特性沒有
變，鄂倫春族的抉擇與未來離不開森林，也不應
該離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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